耕读相协 传承文明 by 彭兆荣
《中国稻史研究》记录了这样一桩轶事：
北宋绍圣元年（1094），59岁的苏东坡遭贬，
从南康军（今江西星子）起程，过庐山、经湖
口、溯赣江而上，到庐陵（今江西吉安地区）属
地泰和县。那是中国第一部稻作农书《禾谱》
作者曾安止的家乡。苏东坡见到了曾安止。后
来，苏东坡在《秧马歌（并引）》中回述这次见
面，“过庐陵，见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
《禾谱》。文既温雅，事亦详实”。看起来，二
人交流甚欢，唯苏轼对《禾谱》中的缺失有感
而发，“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
曾安止与东坡同辈，同为士绅。曾氏
字移忠，号屠龙翁，江西泰和人，熙宁九年
（1076）进士，绍圣年间任彭泽县令。元祐五
年（1090），曾安止的父亲曾肃去世，遂又“以
目疾而退居泰禾”，授宣德郎。自退居乡里，他
“周爰咨访，不自倦逸”，“善究其本”，终于完
成《禾谱》。是为史上第一部水稻品种专著，亦
为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水稻品种志。《禾谱》
共五卷，农史公认其为继北魏贾思勰《齐民要
术》后的又一部重要古代农书。
苏、曾见面前，估计苏轼已阅过《禾谱》，
至少对该书内容有所了解。故二人相见，必绕
不过禾稻话题；只是依史料所述，当时曾安止
已失目力，苏氏在追述中并未提及此事。也就
是说，苏轼是否就《禾谱》中无《农器谱》之
缺憾当面讨教过曾氏，无法证实。当然，无论
苏轼是否与曾氏提及，作者都已无力完成。二
人相会后的第四年，曾安止便离开了人世。所
幸，在100多年之后，曾安止的侄孙曾之谨续齐
了《农器谱》，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合璧
之作《禾谱》《农器谱》。后来农史农书称其为
“曾氏农书”。一族三世，仿佛歃血盟誓，如此
接力续写，完成里程碑式的系列农书，史上独
此一例。
曾之谨续其世家簪缨，进取仕途，曾在湖
南耒阳任县令。湖南毗邻江西，亦为我国水稻
重要起源地。曾之谨在任时，深入体察民情，了
解水稻栽培实况。至于在他有生之年是否目睹
苏轼对《禾谱》所述之惜缺，不得而知。依理
所推，或与之有所关涉。《农器谱》写成之后，
曾之谨请其同乡周必大为其书题词，周必大于
嘉泰辛酉（1201）八月为该书作序。曾之谨还寄
赠《禾谱》《农器谱》二书给陆游，陆游专此作
诗回赠：“我今八十归抱耒，两编入手喜莫涯。
神农之学未可废，坐使末俗惭浮华。”
从《禾谱》到《农器谱》，历经百余载，凝
聚了曾家心血的重要农书，却在历史上遗失了。
后来的研究者为了寻找《禾谱》，历尽辛劳，虽
未能找到全书，毕竟寻获了一些残篇，而《农
器谱》甚至连片段都找不到了。幸好在元代的
《王祯农书》中保留了曾之谨《农器谱》的完
整篇目。《王祯农书》曾提及“曾氏农书”，可知
王氏熟知“二谱”，并深受其影响。农书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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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扼腕痛惜。后人大多从史迹、档案或从曾
氏族谱中寻绎蛛丝马迹。
从苏、曾相会，到曾家“续谱”，再到“二
谱”丢失，留下了历史之痛，却也续写了后世
一大批贤达、文人、士绅围绕着“嘉禾”演出
一个个鲜活的历史情境、道德示范、学人情
谊。由此也从另一个侧面生发出了传统中华
文明中的重要历史现象：耕读传家。历史告诉
我们，传统文人对于农业知识十分重视和熟
悉。“耕”与“读”是一个唇齿相依的共同体，
大到社稷，小至家庭、个人，无非如此。轶事
中的当事人对农业的体认、对农村的体察、
对农民的体恤，与吾辈对耕读传统认知上的
囫囵和肤浅、实践上的片面与粗糙，形成鲜明
的对比。
如今很多人都以为耕读传统只是在中式
农耕社会里，农民们一边耕作，一边读书，如
耕读并举，半耕半读，耕读传家，晴天耕作、
雨天读书等。在乡土社会的宗法背景中，若要
光宗耀祖，必行科举之道，从院试、乡试、会
试到殿试，成功者入仕途，成国家栋梁，宗族
骄傲，家族显贵；不成功者，依然故我，仍旧务
农，一边耕地，一边读书。中国的知识分子，
溯之其宗，大多如此。耕读相协，结果却大相
径庭，泾渭于劳心与劳力之间，此乃儒家之
道。其实，如此认知，着实偏颇；即使是孔孟
之道，也不乏耕读道理，诚如孔子所云：“君
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
在其中矣。”
近时，因乡土研究之故，为了验明耕读传
统之要理，寻找其作为中华农耕文明之基因，
笔者涉猎农书，试图了然耕读传统中的“基因
图谱”，了解其大致形貌。许倬云在《汉代农
业—中国早期农业经济的形成》一书中，以
公元2世纪时崔 所编撰《四民月令》的残篇
为例，勾勒了耕读实践之形体面貌，包括教育
祭祀和社交活动，不同时令的农活，关于蚕桑、
衣服裁制、洗染、缝补等，饮食制作、酿造和食
物储存，房舍修建和水利建设，野生植物特别
是草药的采集，家什的保养维护，诸如卫生用
品等杂项什物的买卖。由是可知耕读传家不啻
为乡土社会的全景图。
汉人乡村大致以宗族为其根脉。耕读传家
首先是一个以宗族为背景的大家庭。从我们团
队调查的泰和蜀口村的情况可知，蜀口村自古
耕读传统盛行，特别自明清以来，文风鼎盛，出
现了欧阳氏“一门二十一进士”的奇迹。早在
南宋中后期，蜀江欧阳氏先祖就在大江下村的
西边建立了一所私塾书院—书屋，蜀江附近
的学子就近在书屋读书。这种情形与《四民月
令》所述情形极其相似，显示了耕读传统于乡
里乡亲的实情。无论史籍、族谱还是我们的口
述采录，宗氏家族的族长、乡绅大多是受过教
育的士绅，其行为皆以宗世为重。每逢年节，他
们都要参加适合其社会地位的宗族聚会、祖宗
祭祀、男子的成年加冠等仪式。子女们要到各
类乡学、私塾接受教育。
无论是史书记录，还是我们的调查，都清
楚地表明一个宗姓氏族因其在乡土社会所表
现的耕读传家的示范性。这种示范对所属城
邑、乡里会产生潜在的影响力。推而广之，《四
民月令》所描述的情形代表了数千个散布在汉
代中国各个州郡的精英家族。这也是儒家伦理
的地方性实践。事实上，广大的乡土社会原本
就是一个自然与人构拟的网络平台，展示了一
幅旧式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场景。在
这个场景中，耕读相融默契，“耕”在“读”中，
反之亦然。尽管所读之书不外乎诸如“四书五
经”，那些经典虽高悬于世事，却不妨碍乡绅精
英们落地的务实。
这些轶事、故事和《四民月令》中的场
景，或许能够纠正许多人的误解，即“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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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是一对相互抵触的矛盾体，仕途与农事
“背道而驰”：士为御用，农为家务。其实，道
理未必如此简单，情势未必如此单一。古代
的读书人若入仕为官，“农”仍然在身边，在
知识中，在道德中，亦为职责之所在。再者，
诸如遭受贬抑、告老还乡、隐居乡野等都需
返回乡土，农村老家才是那些政客、士绅和
文人们最后的归属。辛弃疾在被迫退休后长
期居于江西农村，自名其居处为“稼轩”，号
“稼轩居士”。
人们都知道苏东坡是文人、陆游是诗人、
辛弃疾是词人、蒲松龄是小说家，鲜有人知道
他们都熟悉农业、农务，他们依然还是农家；甚
至蒲松龄还是农学家，他在留给世人《聊斋志
异》的同时，还留下了残稿《农桑经》。当然，
像徐光启那样的农学家，更是专注于田畴，比
如在遇天灾水患之时，撰《告乡里文》，直接采
用农业知识施教民众以稻作新法，诸如“寻种
下秧”“车水保苗”等，救民于危难。况之当世
学人，除了农学家外，我们再难续说、续写耕读
故事了。
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泰和古时亦作“泰
禾”，因“地产嘉禾，和气所生”而得名。嘉禾
之诉与佳地所属，天作地和。“天地人和”原
与其意相会合。“和”从“禾”，在传统的农耕
文明中，“人和”与“和土”不能拆斥。农耕诸
事，不可没有“和土”。西汉的农学家氾胜之在
《氾胜之书》中故以“和土”诉之，非和土而
无嘉禾。泰和原就是“和土”之地；在“和土”
之地谱写《禾谱》，名副其实。泰和地属吉泰
平原，原为赣江冲积而成，那里河网纵横，地
表松散，沉积物巨厚；加之地势平坦，四周群
山环抱，平原内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降雨充
沛；自古以来农业、养殖业发达，素为赣中粮
仓、鱼米之乡。
泰和即庐陵属地。古之庐陵，呈现天下第
一多的进士和数量众多的状元之人文盛景。明
代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和永乐二年（1404）
甲申科中鼎甲三人均为吉安人，此乃中国科举
史之绝无仅有。吉安竟然还出现“一门九进士，
父子探花状元，叔侄榜眼探花，隔河两宰相，
五里三状元，九子十知州，十里九布政，百步两
尚书”的事迹，史上亦以此为独范。历史上行科
举考试以来，泰和产生了3名状元、4名榜眼、4
名探花、496名进士、1261名举人。中国古代，尤
其是唐宋以来，庐陵地区人文荟萃，联袂上演
着耕读传统的历史系列剧。
嘉禾之乡因稻谷生长而得名，江西是公认
的水稻发源地之一。旅美学者何炳棣在《黄土
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一书的开篇便说，1992年
中美两国的农业科学家在江西调研，美方于
1996年及1998年已两次发表报告，证实长江中
游是世界栽培稻及稻作农业的摇篮，江西万年
仙人洞等遗址的居民距今16000年前就以采集
的野生稻为主要粮食，至晚距今9000年前稻作
农业已经开始。换言之，中国稻作文明的历史
源流与江西必存关系。
在耕读传统根基深厚的嘉禾之地，出学
问家、文人、诗人不新鲜，如陶渊明、欧阳修、
周敦颐、黄庭坚、曾巩、杨万里、解缙、汤显
祖；出农学家亦属情理，有宋应星、曾安止、曾
之谨；然而，耕读传统也能催生政治家、革命
者，古有王安石、文天祥等，在革命岁月，井冈
山地区（古即吉安府属地）涌现出了数以百计
的将军。
如今之学人，耕耘一科，对其他领域的认
知几乎空白，术业愈是精进，对通识事理的认
识却愈显苍白。窃以为，如果当世中国知识分
子不了解农耕原理，不懂农业常识，便遑论人
和之学，因为中国是社稷国家，传统有耕读事
业，嘉禾为和气之根。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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